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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九晚报全媒体首席记者 贾若晨

源于商丘的成语典故源于商丘的成语典故
五石六鹢

“五石六鹢 ”中的“五石”指五颗陨石，
“六鹢”亦作“六鹢”，即六只大的水鸟。这一
成语用以比喻记述准确或为学缜密有序。

典故出自《公羊传·僖公十六年》：“十有
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陨石于宋五。是月，
六鹢退飞，过宋都。曷为先言陨而后言石？
陨石记闻，闻其嗔然，视之则石，察之则五。
是月者何？仅逮是月也。何以不日？晦日
也。晦则何以不言晦？《春秋》不书晦也。朔
有事则书，晦虽有事不书。曷为先言六而后
言鹢？六鹢退飞，记见也，视之则六，察之则
鹢，徐而察之则退飞。五石六鹢，何以书？记
异也。外异不书，此何以书？为王者之后，记
异也。”

这段话记的是：春秋时期的鲁僖公十六
年（644年）春正月初，有五块石头陨落在宋
国，同一个月，有六只鹢鸟在天上朝后飞着从
宋国都城睢阳上空经过。为什么先言“陨”而
后言“石”？因为陨石落下来是先听到声音，
轰轰地飞过天空。先听到的是轰轰有东西落
下来的声音，走过去一看是石头，察看了一

下，一共有五块。时间是在当月，为什么不记
是哪一天？因为那一天是晦日。晦日是指夏
历（农历，阴历）每月的最后一天，即大月三十
日、小月二十九日，正月晦日作为一年的第一
晦日即“初晦”，受到古人的重视。晦日为什
么不说呢？因为《春秋》不书晦的原因。每月
的头一天有事则记，晦日即使有事情发生也
不记。为什么先说“六”而后言“鹢”呢？因为
六鹢向后倒着飞，是记的初一看见的异象，仔
细一看才发现是六只，辩认一下，才知道是鹢
鸟，再一看，却发现这六只鸟原来是向后退着
倒飞的。五石六鹢为什么要记载呢？因为这
是非同寻常的事。其他异乎寻常的事不记，
为什么此事要记呢？因为是王者之后的事，
异乎寻常的事才记载。

杜预注：“鷁，水鸟。高飞遇风而退。宋
人以为灾，告于诸侯，故书。”

《商丘县志》记载，此事发生在襄王八年
春天，“戊申朔，陨石于宋五，是月六鹢退飞过
宋都。周内史叔兴聘于宋，（宋）襄公问焉，对
曰：‘君将得诸侯而不终。’”。

《左传·僖公十六年》载：“十六年，春，陨
石于宋五，陨星也，六鷁退飞，过宋都，风也，
周内史叔兴聘于宋，宋襄公问焉，曰，是何祥
也，吉凶焉在，对曰，今兹鲁多大丧，明年齐有
乱，君将得诸侯而不终。退而告人曰，君失
问，是阴阳之事，非吉凶所生也，吉凶由人，吾
不敢逆君故也。”这段话的意思是，僖公十六
年（前 644年）春，从宋国上空坠落下五块石
头，这是天上坠落的星星。六只鹢鸟后退着
飞，经过宋国国都的上空，其实这没有什么奇
怪的，是因为鹢鸟是逆风向而飞的，顶头风太
大的缘故。成周（西周时期的东都）的内使，
即传达天子诏令的内监叔兴，在宋国聘问，宋

襄公向他询问这两件事，说：“这是什么预
兆？吉凶在于哪里？”叔兴回答说：“今年鲁国
多有大的丧事，明年齐国有动乱，您将会得到
诸侯拥护，但却不能保持到最后。”退下来告
诉别人说：“国君询问得不恰当，这是有关阴
阳的事情，人事吉凶与此无关。吉凶由人的
行为所决定。我这样回答是由于不敢违背国
君的缘故。”这里叔兴明确认为，自然界再现
怪异现象是阴阳交互作用的结果，和人事的
吉凶毫无关系，从而否定了当时社会上流行
的把自然界出现的所谓怪异现象和社会人事
吉凶相比附的神秘主义观点。

史书记载的五颗陨石落在宋国和六只水
鸟从宋国都城上空倒飞的事，后来被简化为

“五石六鹢”，作为成语来用，常用作书面语，
作宾语、定语用。

宋朝彭乘（985年—1049年，能诗，著有
墨客挥犀十卷，续十卷）在《墨客挥犀》第七卷
中就用了这个成语：“古人于小诗用意精深如
此，况其大者乎，盖其学问渊源，有五石六鷁
之旨。”南朝梁刘勰的《文心雕龙·宗经》也用
了这一成语：“《春秋》辨理，一字见义，五石六
鷁，以详略成文。” （111）

有这样一组数字可以说明当时土匪势力的猖獗。据
不完全统计，解放后的商丘地区共有小股土匪数十股，大
股十数股，有千余人；加上散匪、潜匪共六七千人；有名的
匪首有柘城的刘学义、田邪子，民权的谢传甲、赵子和，睢
县的吴兆林，夏邑的刘存义、丁狗子、韩承祥，虞城的宋德
新、刘德修、丁天锡，商丘的雷震、大黑脸、周大麻子，宁陵
的黄凤明，砀山的张宝全等。

这些土匪杀人越货为害一方。仅商丘县从1948年11
月解放至1949年3月，土匪就杀害群众22人，打伤7人，打
死乡长 1人、保长 1人、军属 1人，牵牛 88头、驴 16头。城
关与朱集车站间不断发生土匪抢劫事件。

商丘地区在解放初期土匪之所以如此众多，和自身的
地理位置以及当时的社会背景有很大关系。

商丘地区处于苏鲁豫皖4省的接合部，自古以来天灾
人祸不断，社会秩序紊乱，历史上就是个多匪多会门的地
带。而且当时反动势力还未全部消灭，国民党败退时遗留
下一批特务，他们控制土匪勾结会门，并得到地主恶霸等
旧势力的支持和掩护，即所谓“三位一体”，相互依存帮衬，

使得势力日炽。加上刚解放尚未结束完全混乱状态，也给
匪特活动以可乘之机。

活跃在商丘地区的土匪以惯匪为多数，他们常年以抢
劫为职业，多由地痞构成。解放前后，这类土匪中还包括
一部分过去有恶迹的土顽。他们往往和政治土匪有联系，
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像睢县、民权的吴兆林、谢传甲，虞
城的丁天锡，商丘县的大黑脸等人，均是当地无赖。他们
手中有枪，拉起一帮人以抢动为职业长期骚扰伤害群众，
解放后又与人民政权为敌。

由国民党溃散的地方武装，以及其正规军中的游兵散
勇组成的土匪，一般武器较多较好，且有一定的作战经
验。他们乘新政权立足未稳，又纠合原来的国民党基层军
政人员和特务，形成流窜的股匪。这些土匪有明确的、反
动的政治目的，破坏性很大。像虞城的股匪首领宋德新，
曾任国民党砀山常备队连长，后在铁道两侧拉杆为匪，活
动于夏砀虞边境。另外，党内部有个别干部、战士和民兵，
因经不起考验或本质不纯而蜕化变质、叛变投敌，最后也沦
为土匪，为害一方。

面对土匪猖獗带来的巨大威胁，成立不久的中共
商丘地委成立于1949年3月20日、4月14日连续发出
反匪特的重要指示，明确基本方针为：军事政治双管齐
下，以政治攻势为主，以军事斗争为辅，反匪特反会门
同时进行，分区域清剿土匪，重点对付会门。

为保证剿匪力量，商丘军分区为全区训练了3.6万
余人的半正规武装，还抽调两个团参加剿匪。各县也
组织了质量较高的武工队、便衣队，加上原有的县大队
及区乡武装，组成了全区剿匪的中坚力量。与之同时，
地委还组织近 200人的工作队，到商丘县西部进行发
动群众剿匪反霸的试点（即西工作队）。

在地委和军分区的直接领导下，全区的侧运动于
1949年 3月 20日正式开始。至 6月底，全区共计俘虏
土匪 198人、会匪 205人、国民党残余地方武装 61人；
缴获步马枪 826支、短枪 140支、重机枪 1挺、掷弹筒 3
个、六〇炮3门、迫击炮1门、各种子弹8520发，剿匪工
作初见成效。但是，由于地区当时主要精力忙于迎送
大军过江的工作，各剿匪力量之间不能协调动作，再加
上剿匪时战术单一，给敌人留下了可乘之隙。

对于剿匪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商丘地委在商丘地
区第一次党代会上作了检查和自我反省。会议一结
束，民睢宁、夏虞两个工委、指挥部即开始工作。7月
20日，商丘地区又组织了由地委书记郑华主管，地委
宣传部长丁希凌任队长，团地委书记孟庆才任副队长
的工作队（即东工作队）。这支工作队于7月31日奔赴
商丘县城以东的平台区申楼、孙菜园一带，与原西工作
队相互配合，共同开展剿匪反霸的试点工作。经过十
数天的时间，东、西工作队大体上解决了土匪问题，进
一步解除了群众的思想顾虑，使运动更有力开展。

9月7日，省委就剿匪反霸工作对商丘地委作出指
示。商丘地委于9月16日至23日召开各县县委书记、
各县反霸重点区区委书记、夏虞工委、民睢宁工委及地
委东、西工作队负责人会议，利用 8天时间，在总结全
面清剿工作的基础上，认真研究重点反霸的问题，决定
按照省委指示，贯彻发动群众、全面清匪、重点反霸的
方针，组织力量，形成群众运动高潮。

会后，商丘全区很快组织起 3.1万余人的农民队
伍，以商丘县为重点，东、西两剿匪工委区及睢县、民权
为附点，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剿匪反霸运动。西工作队
的试点反霸清算运动 9月份结束，面上剿匪反霸全面
铺开。东工作队在 10月也完成了试点反霸清算任
务。至1949年年底，商丘基本上完成了党代会提出的
剿匪反霸中心任务。全区大小匪首 800多人，除极少
数远逃外，绝大多数或被击毙，或被镇压，或被逮捕归
案，或缴枪投降。半年之内，全区共捉土匪3243人，悔
过自首 3562人，击毙 170人，关押 2159人；捉会匪 142
人，悔过自首6991人；收缴枪支5270支，小炮20门，子
弹200余万发，炮弹390发。

至此，商丘地区剿匪反霸斗争取得了彻底胜利，从
而安定了社会秩序，保卫巩固了新生人民政权，以新的
胜利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

（市委党史研究室为采访提供帮助）

商丘地区的匪特活动方式多种多样，危害明显。
他们惯于利用县、区、乡接合部进行活动，一般夜聚明
散，有时夜聚明也不散，而是隐蔽村头，严密封锁消
息。他们时分时合，游击跳动。一些小股土匪在区乡
接合不严的地方钻来钻去；少数零星散匪经常在区乡
交界地带及大道两旁隐蔽活动。土匪经常出没的地方
都设有匪窝，如商丘的李口，夏邑的杨集等地都设有匪
窝。土匪常以匪窝为据点在周围一带控制群众，封锁
消息，称霸一方。

土匪势力还会利用和控制会门谣言惑众煽动闹事。
刚解放时，商丘地区会门派别很多，大体有圣贤道、一贯
道、九宫道、老母娘、快门、坎门、高门等，仅宁陵就有13种
会门。这些会门大都被匪特打入和利用，成为匪特、会门
相结合的反革命武装。他们利用群众的封建迷信思想和
祈福祛灾的心理，宣传“劫日将临，刮黑风，下黑雨，人死大
半，入会可以免宰”，说什么“去了口中口（指日本），来了天
上天（指美国）”，“美国就要出兵，第三次世界大战就要打
起来了”。还说什么“民国三十八，地主回了家，民国三十
九，中央八路都没有”，“何时刀兵动，就在三四月”。宁陵
的会门还做好红缨枪、佛衣、杏黄旗准备暴动；砀山的坎门

积极准备枪弹，扬言于三七月动手；夏邑的土匪结合会门
200余人暴乱未遂。

一些土匪打入区乡武装部门，威吓群众甚至软硬兼施
拖党内人员下水。个别本质不纯或意志薄弱的人在这种
情况下就当了内奸，为土匪效命。商丘站集区发生会门暴
动得到了内奸的内应；夏邑仲楼乡公所遭匪袭击，是由内
奸唐天中勾引匪徒所致；民权城关区队准备于1949年7月
23日夜拖枪叛变（未遂），龙塘区队由于土匪打入导致了
第三班战士叛变事件。

这些土匪所到之处，暗杀抢劫，绑架奸淫，袭击骚扰，
破坏交通，毁坏资财，不仅严重危害广大群众的生命财产，
而且危及新生政权的巩固。五十军驻朱集部队的一个干
部被土匪杀害；民权的一个区，夏邑的一个乡，砀山的三个
区（乡）遭到土匪袭击，损失很大；土匪还极其凶残地报复
参与剿匪的村干部，夏邑曹口村有两任村长被土匪勒死抛
尸井内；某老区一个村庄，一夜之间村中妇女全部被奸污；
夏砀一带的火车站短时间内遭到4次抢劫，数十里的电线
被割掉；朱集弹药库被引爆，损失炸弹万余枚，炮弹千余
发，炸药数十市斤；小坝至民权的军用线屡遭破坏，使军运
和支前严重受阻。

商丘剿匪记
受《乌龙山剿匪记》《林海雪原》等经典影视剧的影响，大众往往以为土匪只存在于深山老林和边远

山区之中。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在解放前，土匪普遍存在于全国各地，商丘也不例外。1949年2月商丘
地委建立后，土匪、会门（旧时反动迷信的组织）在全区的活动还甚为猖獗，暗杀、抢劫、绑架、暴乱事件频
频发生，威胁着人民群众生命财产的安全，破坏了社会的正常秩序，严重干扰了各项工作的开展。所以，

“ 剿匪反特”就成了商丘全区1949年必须面对的艰巨又迫切的任务。

土匪势力甚为猖獗

匪特活动的巨大危害

声势浩大的剿匪反霸运动


